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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坊茶缘
张 毅

一湾澄澈如碧的春水，将小山环抱着，也将茶园环抱着。

我们站在茶园间，张开双臂，迎接微风微雨，也不知是我们拥

抱了山水，还是山水拥抱着我们的心。

这是一场起意仓促的文学之约。

周三晚，我们几个朋友相约一起探讨文学，临时提及四月

份的文学采风活动。我提议去均楚镇，云朵查看日程，表示只

能安排到本周日。

只有三天的准备时间，于是我们紧锣密鼓地安排各项事

宜，对接的对接，通知的通知，报备的报备，统筹的统筹。作协

的朋友们看到通知，也是积极报名，那长长的接龙，有如淋了

春雨，一夜之间便长到了二十几位数。

周日临行前，妻子问，“天气预报说今天下雨，你们还去？”

“这是约定。”我没有半分迟疑地回答妻子，“有风就听风，

有雨就看雨。”

我们如约出发，沿着渌江河向西而行。一路上，那隐约的青

山，葱茏的绿树，无不见证着我们急切而又奔放的心。丝丝细雨

像个调皮的孩子，从天空的云层跳跃下来，钻进我们的车里。

来到周坊，陈镇长和茶场老板何总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望着眼前全是绿色的青山、茶田、碧水，我们仿佛走在春的

世界。在二人的带领下，我们徒步走上茶园背靠的不知名的

小山。因为有雨，茶田的茶叶更显青翠，颗颗水珠从嫩绿的

芽叶上滑落，这哪里是天上的水珠，分明是芽叶的最清新的

心泉。我俯下身，小心地亲吻着这叶上的珠儿，便吻到了最

柔最沁的人间。

站在坡顶，又是另一番景象。群山环抱着周坊水库，水库也

环绕着群山。群山宛如一只深青的玉碗，碧水恰似玉碗中的翡

翠清汤。那清汤的绿意是鲜活的。映衬着群山的部分呈墨绿色，

映照半空的部分呈天青色，至于水与天、天与山、山与水相接相

融的光泽，又岂是我一个小小的人类所能描绘得出来的。我除

了感叹造物主的伟大，便只能静静地珍惜这眼前的恩赐了。

作协的朋友们像孩子一样，蹦着跳着就进了茶园。我与镇

长还有何总在茶田边的桂花树下一边喝茶，一边闲谈。

竹芳茗茶茶园，又名何阳生态茶园，由何总的父亲省劳动

模范何立军先生于 2001年开创，园区面积 300余亩，总投资近

千万元，主要生产毛尖、绿茶、红茶、山茶油以及原汁蜂蜜等。

茶园依山傍水，气候相宜，其产品香味醇厚，得到广大客户赞

赏，并获原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同志亲笔题词“竹芳毛尖”。

通过闲谈得知，何总曾在海外留学，学习商贸，学成后归

国返乡，创办了湖南何阳生态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周坊村

原是省级贫困村，当地村民人均收入不过千元。公司的创办，

为附近 100多名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谈到茶园的创办，何总还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插曲。他说，

“这里原本是计划办一个砖厂。其实我们这里，办砖厂的投入

和效益，要比办茶园好得多。”说罢，他指了指眼前的茶园，眼

中尽是一片闪亮的光。

我万分庆幸，不然哪有我们今天的茶缘。我甚至不必再问

何总归国创业的原因。

他乡纵使千般好，怎及故园一片青。

望着远处的青青茶园，自由飞舞的蜜蜂，散养闲逛的土

鸡，在茶园里辛勤劳作的人们，还有肆意欢笑的作家朋友们，

这是怎样一幅生动而和谐的山水人文画卷？

看着他们，我仿佛看到了几千年来朴实善良的劳动人民。

看着他们，我更是看到了一条勤劳致富的康庄大道。

这时，一直忍耐着的老天爷终于打开了闸门，大雨瓢泼而

下，又给这绿意葱茏、春意盎然的天地间，洗出一抹更亮更青

的颜色。

这天地仿佛一个天然的大茶壶，我们就是这壶中的茶叶，

雨水就算是其中无根的茶水了。经岁月的煎煮，又将煮出什么

样的人间美味？

我不由得痴了，心中念念有词：如澄碧水映春浓，偏爱其

间最嫩丛。天地为壶煎翠色，诗情更与意朦胧……

浙江鄞县（今宁波鄞州区）人谢允文在清康熙

三十五年（1696）前后曾担任衡州府通判一职数年。

康熙三十六年（1697）秋冬间，谢允文以陪祭官身

份，随同朝廷钦差、詹事府少詹事巢可托前往炎陵

告靖边军功祭。

在祀毕返还衡州城的第二天，谢允文遂又陪同

巢可托游览了衡州名胜石鼓山，拜谒七贤祠，瞻仰

武侯像，并一路漫步合江亭，远眺回雁峰。是日“夜

央月上”时分，在返回府衙途中，谢允文独自静坐在

荡漾于蒸湘河上的官船篷窗里，根据个人亲历写下

了这篇《陪祀炎陵纪略》（以下简称《纪略》）。

这篇珍贵的文献，为我们详细记述了三百多年

前那场皇家祭祀的缘由、路线、仪程、交通以及诸多

生动细节，如同一张张历史的“快照”，是研究清早

期炎帝陵御祭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

史料价值。

●祭祀的缘由
明清两代，朝廷派遣官员祭祀炎帝陵，往往带

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常见的祭祀类型有四种：一是

新皇即位的“告即位祀”；二是为先帝配享圜丘、皇

帝或皇太后寿诞、册立太子或皇后等举行的“告万

寿封典祀”；三是为平定边疆或地方叛乱、巩固疆域

而举行的“告靖边军功祀”；四是在特殊灾异年份举

行的“祛灾祈福祀”。

谢允文在《纪略》开篇便点明：“今上亲率六师

克剿葛尔旦，凯旋告庙，遂遣臣行报功之典于历代

帝王陵寝。”这清晰地指出了康熙三十六年（1697）

这次祭祀的性质。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地处准

噶尔地区的噶尔丹部在沙俄的挑唆和指使下，将侵

略矛头指向了喀尔喀蒙古部落，突然对其实施偷

袭，使得喀尔喀蒙古腹背受敌，被迫南遁。为此，康

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最终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

二月彻底平定了噶尔丹叛乱，收复了漠北喀尔喀蒙

古地区。为庆祝这一重大胜利，康熙帝于当年秋冬

特遣满洲正蓝旗人、时任詹事府少詹事巢可托前往

酃县（今炎陵县）炎帝陵致祭。因此，这次活动属于

典型的“告靖边军功祀”。

●从衡州到炎陵
《纪略》详细记录了祭祀队伍从衡州府城到炎

帝陵的行程，全程历时四天，约二百五十里。

第一天（农历九月二十六日）：“漏未尽十刻”

（凌晨三点左右），队伍从衡州府衙出发，出东门朝

阳门，渡过湘江，经露白、泉溪（今衡南泉溪镇），翻

越愁思岭，于“薄暮”（傍晚）时分抵达接官亭夜宿。

行程约 50里。

第二天（九月二十七日）：早晨从接官亭启程，

经黄田铺、九冈岭（均属原衡阳县，今衡南县），过长

冲（时属衡山县）、潭湖司，进入安仁县境，经潭湖

铺，最终抵达安仁县城，用晚餐并住宿。行程约 45

里。

第三天（九月二十八日）：“鸡鸣时分”，队伍从

安仁县城出发，经凤冈桥、宝塔岭、熊峡湾，艰难翻

越大石岭，再经三口铺，抵达“张家坪”用午餐。下午

继续行进数十里，于“日暆”（太阳西斜）时分，抵达

“仙山”一带（推测为今安仁县中洞段家祠附近）住

宿。因需赶路，当天行程长达 90余里。

第四天（九月二十九日）：清晨出发，穿过山林，

翻越大风岭（又名顺风岭），进入酃县（今炎陵县）境

内。随后，队伍“潆旋而度峤头岭”，渡过洣水，于当

天“日入三商”（黄昏）时分抵达目的地——炎帝陵

所在的康乐乡。行程约 50余里。

《纪略》还透露了行程安排的考量。如从衡州、

安仁县城出发选择凌晨，因沿途相对安全；而从接

官亭、仙山出发则选择天亮后，因即将进入人烟稀

少的山林地带，尤其安仁仙山至酃县峤头渡一带，

“路无人烟，邮传者畏虎”，路途艰险。

●祭祀大典与归途
队伍于九月二十九日抵达康乐乡，九月三十日

的主要活动是“瞻陵习仪”，即熟悉祭祀流程、检查

准备工作，并稍作休整。

正式的祭祀大典定于农历十月初一拂晓开始。

仪式结束后，已近中午，祭官们更换衣冠，撤去仪仗

（“易衣冠”“撤驺从”）。用过午餐后，来自衡州的主、

陪祭官与酃县当地的陪祭官便开始踏上归途。

根据《纪略》所述“计程五百，计日一旬”，整个

祭祀活动（从衡州出发至返回衡州）前后共历时十

天，往返总里程约五百里。返程耗时五天。

●《纪略》中的祭祀细节
谢允文的记述，为我们揭示了清早期炎帝陵祭

祀的诸多细节：

祭祀日期的选择：古代祭祀的具体日期往往记

载阙如。但《纪略》明确记载康熙三十六年的祭祀大

典在农历十月初一举行。十月初一是中国传统的

“寒衣节”，亦称“祭祖节”，是三大祭祀节日之一。这

天被视为入冬之始，民间有为先人送寒衣、祭祀的

习俗。结合其他零星记载（如雍正、乾隆年间告配享

圜丘礼成的祭祀，时间推算可能落在清明或中元节

前后），可以推断，明清时期官方的重大祭陵活动，

很可能有意选择在清明、中元、寒衣节这些重要的

传统祭祀节点举行，这既符合民间习俗，也体现了

官方礼制的考量。

祭官的斋戒：古代重大祭祀前，官员需进行“斋

戒”，即沐浴更衣、清心寡欲以示虔诚。斋戒分“致

斋”（内宿三日，集中精神）和“散斋”（外宿七日，停

止娱乐、禁绝吊唁）。忌口方面主要是禁食葱、蒜、韭

以及牛羊肉等有辛味、膻味的食物，以防秽气亵渎

神灵。但《纪略》中提到，祭官们抵达安仁县城当晚

（离正式祭典不足四日），参加了官方宴请，席间“酒

阑灯炧，追讲往事”，似乎并未严格遵守斋戒期间禁

酒的要求，甚至可能食用了荤腥。这反映了礼仪规

定与实际操作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

交通工具：从京城来的钦差及随员（包括负责

翻译满汉文书的笔帖式）抵达衡州，主要依靠水路，

经京杭运河、长江、洞庭湖、湘江，乘坐官船。抵达衡

州后，改为陆路前往炎陵。高级官员如钦差巢可托

（正 四 品）、陪 祀 官 谢 允 文（从 五 品）乘 坐 官 轿

（“舆”），需配备多组轿夫轮换。其他较低级别的陪

祭官员（如耒阳、常宁、安仁等县的教谕或训导）和

笔帖式等随员则主要骑马。祭祀结束后，从炎帝陵

返回至洣水边的峤头渡（今斜濑渡附近），则改乘一

种装饰精美的官船（“画舫”），顺流而下约三十里，

再登岸换乘轿、马返回。这既节省时间，也减少了人

力消耗。

途经县城：由于清代衡阳县、清泉县（后设）的

县衙均设在衡州府城内，祭祀队伍从衡州府到炎帝

陵，陆路经过的唯一县城是安仁县城。队伍抵达酃

县境内后，通常直接南下至炎帝陵所在的康乐乡，

一般不绕道经过当时的酃县县城。祭祀完毕后，若

无他事，也多直接原路返回。

祭后汇报：祭祀完成后，主祭官需返回京城向

皇帝和礼部汇报情况。谢允文称赞巢可托的汇报文

书不仅恪守“朝廷典故”，还能“延访人物山川，考证

古今事变”，体现了其深厚的学养和务实的态度。巢

可托在祭祀期间还留下了《丁丑奉命至炎陵》《大祀

礼成》等诗篇，被谢允文誉为“鸿篇杰句”。当然，最

令谢允文感到荣幸的是，巢可托在给皇帝的奏报结

尾处，按惯例将他的名字列上（“列名简末”），这在

当时被视为极大的“荣宠”。

谢允文的《陪祀炎陵纪略》，以亲历者的视角，

为我们保存了清代康熙年间一次完整的炎帝陵御

祭活动的生动记录。从祭祀缘起、具体日期、繁琐仪

程，到官员的行程、交通、食宿，乃至沿途风物和官

场细节，无不纤毫毕现。

这篇三百多年前的珍贵文献，不仅是研究炎帝

陵祭祀史、清代礼仪制度史的重要依据，也为我们

今天传承和弘扬神农文化、讲好株洲地方历史故

事，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素材。其蕴含的深厚历史

文化信息，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与珍视。

从《陪祀炎陵纪略》
看清早期炎陵祭祀细节

王 褝

炎帝陵景区

云阳山记
曾志田

云阳山的雾是活的。清晨推窗而望，总见它在檐角打

转，像头老牛在反刍夜里积攒的露水。这座山认得每个晨

起的人，樵夫的柴刀在青石板上敲出火星，卖豆腐的扁担

吱呀摇晃，它们都化进雾里，融为山的呼吸。我最爱倚着

后门看雾从紫云峰蜿蜒而下，先是漫过老君岩的鼻梁，再

浸透张良试剑台凹凸的剑痕，最后伏在南岳宫的红墙根，

舔舐香炉里未烬的星火。

道观后院的石阶足有九十九级，每层石缝都滋生着

苔藓。守观的老道士姓谭，颧骨上飘着两团酡红，自说是

年轻时喝多了山涧里的野茶。他总在第五十三级台阶处

停脚，说这阶石里嵌着明朝的铜钱，“那年修葺道观的工

匠，用铜钱量过阶石。”他的道袍下摆永远沾着草籽，走起

路来像棵移动的蒲公英。有回我见他蹲在古茶树底下，对

着蚂蚁说话：“你们往东边搬家罢，要落雨喽。”茶树枝桠

间漏下的光斑，在他背上织成件碎金袈裟。

山腰的紫云寺钟声比别处要慢半拍。和尚总在申时

三刻撞钟，浑厚铜音贴着山壁滚下来，常惊起岩缝里的鹞

鹰。去年清明，我在放生池边遇见个采药人，竹篓里盛着

石斛和七叶莲。他指着池中倒影喟叹：“瞧这水纹，恍若太

始年间炎帝种五谷时的犁痕。”叙谈方知，原是山下茶铺

的账房先生，年轻时在长沙码头扛过麻包，至今右肩仍比

左肩低垂三寸。

老君岩的鼻孔能装下整个春天的雨水。岩石褶皱里

长着野兰，根须像老人手上的青筋。相传张良在此挥剑试

锋，剑气削去了半块山崖。我曾亲见那道赭红石罅，清泉

沿着千年剑痕滴落，叮咚声里恍惚有楚汉相争的马蹄。如

今石缝里生着簇簇虎耳草，叶片银斑闪烁，恰似未拭净的

剑光。

南岳宫门前的石狮被香火熏成了赭褐色。母狮掌下

的小狮子失去左耳，说是民国廿三年（1934）闹饥荒，游方

石匠剜石换了三升糙米。檐角的铜铃已经锈死，风过时只

余沉闷嗡鸣，倒像是山峦在沉沉打鼾。正殿梁上悬垂“雨

顺风调”的匾额，漆皮剥落处隐现“嘉庆六年重修”字样，

墨色淡如隔夜茶垢。

山脚下茶田总在谷雨时节悄然苏醒。采茶女的绛红

头巾比云彩还艳，纤指在芽尖上跳跃的姿态，恰似蝶舞翩

跹。嫩叶落进竹篓的声音像细雨叩窗。茶农家灶屋的烟熏

土墙上，烟熏的痕迹层层叠叠，还留着道光年间的茶价。

我曾见老茶翁用陶罐煮水，火焰舔舐罐底，水沸时总要念

叨：“这是炎帝尝过的百草汤啊。”雾气漫过他的白眉，恍

若远古的烟云重临。

古驿道的石板被岁月磨出了包浆。某处凹陷特别深，

据说是昔日骡马驮盐留下的蹄印。路旁歪脖松的枝桠间，

垂挂着褪色的红布条，都是还愿人系上的念想。有回遇见

个戴斗笠的老汉，他指着松树北侧的刻痕：“昭和十六年

（1941），日本兵在这里量过树围。”树皮早已愈合，只留下

道浅疤，宛若被山风磨淡的谶语。

紫云峰顶的乱石堆里隐藏着口废井。井沿的青砖上

生着地衣，砖缝里镶嵌着半枚铜镜。守林人说这是宋朝女

冠的妆镜，镜面尚能映出晨起梳妆的朦胧光晕。俯身细

看，只见井水漾着云影，倏忽有山雀掠过，啄碎了千年前

的胭脂色泽。

半山亭的石凳永远留着余温。樵夫们在此歇脚时，总

爱把烟锅灰磕在亭柱裂缝里。缝隙中钻出几茎野菊，黄花

上沾着烟末，像被香火供奉的山神。某日暴雨突至，我在

亭中避雨，听见雷声在群峰间弹跳，最后跌进深谷，化作

风吹过松林的阵阵松涛。

山溪在罗汉洞前拐了个急弯。水中透明小虾，老辈人

传说它们前世是未得道的修士转世。洞口石壁上镌刻着

“云阳福地”四字，落款被苔藓吃了半边。放羊娃常在此处

吹木叶，曲调里带着水汽，能唤来溪边饮水的麂子。有次

见他与麂子对望，童子的黑瞳和兽类的金眸里，都映着同

一条溪流的粼粼波光。

如今我常在望仙桥头看山。青石缝里长着几茎野艾，

叶片背面蜷缩着前朝月光。拱背上长着一簇石韦，叶脉里

淌着秦汉的雨水。挑夫们沉重的脚步震落桥缝里的陈年

积尘，那飞扬的尘埃中，或许混着张良的剑灰、炎帝的谷

壳、女冠的脂粉，以及无数无名先民的叹息。山风起时，万

千往事如茶末在光阴陶壶中沉浮，最后都化作云阳山的

一声叹息，轻轻落在采茶人濡湿的鬓角。

桥下溪水驮着碎瓷般的云影，流向山外时总要打个

旋儿，仿佛舍不得岩壁上那些未干的传说。此刻细雨掠过

茶田，嫩芽在雨中舒展成史册的卷轴。老茶农的陶罐仍在

沸腾，熬煮着炎帝血脉里未冷却的余温。石桥在暮色中渐

渐发亮，像柄横亘时空的古剑。那些被脚步震落的尘埃悬

浮空中，一粒是云阳山初生的啼哭，一粒是义帝建都时的

夯歌，更多的则在暮霭里聚合成茶陵的轮廓。采茶人俯身

采撷的刹那，整个湘东的往事都从她鬓角滑落，溅起的不

是露水，是楚地苍茫的春秋。

远眺云阳山


